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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戴明，1952 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 年 1 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
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
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任上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 6月 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
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
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

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

“老䦆”，比普通䦆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䦆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

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
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

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
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

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

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

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

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
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
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
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

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
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
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
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

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
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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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
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
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
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
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
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
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

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
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
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

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

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

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
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 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 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
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 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
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 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 6.5 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
每天的 8.5分里面，早工占了 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
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
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

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
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
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

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

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
队长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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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
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
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
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
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
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
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

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
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

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

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

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

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
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
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

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

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 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
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
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

《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

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
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
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

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

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
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

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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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
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

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
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
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
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

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

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
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

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

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

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

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
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

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

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

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
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

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

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

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
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

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
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

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

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

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

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

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

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
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

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

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



 

第 5页 共 5页 

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

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

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